
□凯西·奥尼尔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数学不仅
卷入了世界问题中，还助推了其中
的许多问题。房地产危机，重大金
融机构倒闭，失业率上升，数学家
通过运用神奇的公式成为这些问
题的帮凶。而且，数学的功能特别
强大，一旦数学与科技结合，系统
的效率会提高，规模扩大，混乱和
不幸就会倍增，我现在意识到这是
一种缺陷。

要是我们当时头脑清醒的话，
就会后退一步思考，数学是怎么被
我们误用的？我们该如何防止未来
发生同样的灾祸？但是，金融危机以
后，数学新技术比以往更热门，甚至
延伸到更多领域，每时每刻都在搅
动着海量信息，大多数数据都是由
社交媒体或者电子商务网站搜刮
而来。而且，数学逐渐不再关注全球
金融市场动态，而是关注我们人类。
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一直在研究我
们的欲望、行动和消费能力。他们一
直在预测我们的信用，评估学生、
职员、情人以及罪犯的潜力。

这是大数据经济，收益前景非
常可观。一个电脑程序可以在1-2
秒内快速扫描成千上万份简历或
是贷款申请，然后整理成清晰的列
表，最有潜力的求职者位居前列。
这不仅节约时间，而且还公平客
观。毕竟，电脑程序不像人类带有
个人偏见，只是一种处理无情数字
的机器。到2010年左右，数学破天荒
地介入人类事务，公众热烈欢迎数
学这一工具。

但是，我看到了麻烦。数学应
用助推数据经济，但这些应用的建
立是基于不可靠的人类所做的选
择。有些选择无疑是出于好意。但
是，其中有许多模型把人类偏见、
误解和偏爱编入软件系统，这些系
统日益操控我们的生活。这些数学
模型像上帝一样模糊不清，只有该
领域的最高牧师即数学家和计算

机科学家才能明白模型是如何运
作的。人们对模型得出的结论毫无
争议，从不上诉，即使结论是错误
的或是有害的。而且模型往往会惩
罚社会中的穷人和受压迫的人，而
富人因此更加富有。

我为这些有害模型提出了一
个名称：数学毁灭武器。接下来我
将用一个例子向你们阐明这种模
型的破坏特点。

2007年，华盛顿特区新上任市
长下定决心改善本市教学质量不
佳的学校。当时流行的理论是学生
学得不够好是因为老师教得不好，
所以，教育总督李阳熙落实开除教
学表现差的教师的计划，开发了一
个叫做IMPACT的教师评估工具，
在2009-2010学年底，华盛顿特区开
除了得分垫底的2%的教师。第二年
年底，又开除5%。

五年级教师萨拉·韦索基似乎
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她在麦克法兰
中学仅任教两年就得到校长和学
生家长的好评。校长表扬她对孩子
专心，学生家长称她是“接触过的
老师中最好的一个”。

但是在2010-2011年年底，韦索
基得到IMPACT的评分很惨。她的
问题来自一个叫做增值模型的新
评分系统，该系统用于评估数学和

语言技能教学的效果。这个系统算
法得出的分数占她总评分的一半，
并且重要性超过学校领导和社区
的好评。华盛顿特区别无选择只好
开除她，以及IMPACT得分在最低
限度之下的另外205名教师。

韦索基当然觉得这些数字极
其不公平，她想知道这些分数怎么
得来的。

华盛顿特区聘用麦斯迈提卡
政策研究机构，该机构提出这套评
估体系，测量特区学生的进步，然
后计算学生的进步或退步多少能
够归因于他们的老师。这当然不容
易。研究人员知道，许多变量包括
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学习障碍影
响等，都能影响学生学习成绩。评
估算法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差异，这
就是复杂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想要理解麦斯迈提卡
政策研究机构处理的是什么问题，
可以想象一个住在华盛顿特区东
南部贫民区里的10岁小女孩。一学
期以后，她要参加五年级标准化测
试。然后她的生活继续。她可能有
家庭矛盾或是家庭经济困难，也许
她正在搬家或是在担心触犯了法
律的哥哥，也许她不满意自己的体
重或是在学校被欺辱。无论她的生
活经历了什么，下一学年她要参加

六年级学生的标准化测试。
如果比较这两次测试的结果，

分数应该会持平，或者希望是提高
了。但是如果分数下降，很容易计
算她和那些优秀学生之间的分数
差距。

但是，老师该为这一差距负多
大责任呢？

萨拉·韦索基在麦克法兰中学
任教最后一年开学之前，她发现了
五年级新生入学成绩的造假行为，
这样一来，来年的成绩就会对他们
不利，他们的老师也会成为表现不
佳者。而韦索基认为这正是她现在
的遭遇。

但是，你不能状告一个数学毁
灭武器。这也是数学毁灭武器可怕
破坏力的原因之一。模型不会倾听，
也不会屈服，对吸引力、威胁和哄骗
以及逻辑通通充耳不闻，即使有充
足的理由怀疑得出结论的数据。没
错，如果自动化系统明显出错或者
系统整体出错，程序师会修改算法。
但多数情况下，程序的裁决不容置
疑，而操作程序的人只能耸耸肩，好
像在说，“嘿，你能怎么样？”

如今，不严谨的数学模型掌控
着诸多领域的经济。这些数学毁灭
武器和迫使萨拉·韦索基结束华盛
顿公立学校职业生涯的增值模型
有很多相同特点：不透明，不被质
疑，解释不通，这些模型按一定规
模分类、定位或者“最大化利用”数
百万人。大多数数学毁灭武器把运
算结果和实际情况混淆，导致恶性
循环。

但是学区增值模型和寻找高
额发薪日贷款潜在客户的数学毁
灭武器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
二者有不同的结果。学区得到的是
一种政治货币，即教师评估得以完
成；企业得到的是本位货币：钞票。
对于许多运用数学毁灭武器的公
司来说，热钱涌入似乎证明模型奏
效了。站在公司的角度，这是有意
义的。当公司构建模型寻找客户或

者操控绝望的借款人时，越来越多
的盈利表明他们走对路了。问题是
利润最后成了真理的象征，认为赚
钱就是真理。

这是因为数据学家经常忽视
交易接收端的民众。他们当然明白
数学毁灭武器必然会误解民众一
段时间，把人群归错类，剥夺他们
找到工作或者买房的机会。但是一
般来说，数学模型操作者不会思考
那些错误。他们的反馈是金钱，这
也是他们的动机。他们设计的模型
就是要吸收更多的数据，微调分
析，让更多的热钱涌入。投资者当
然尽享收益，继续将更多的钱投入
数学模型公司。

那么受害者呢？
内行数据学家也许会说，没有

数学模型是完美的，那些民众是附
带受损。像萨拉·韦索基这样的人
常常会被认为没有价值，不值得惋
惜。他们也许会说，暂时忘记这些
人，主要看那些从推荐引擎上获得
有益建议的人群，或是在潘多拉上
找到自己热爱的音乐的人，或者那
些在领英上找到理想工作的人，还
有在婚恋交友网站上找到爱情的
人。想想这令人惊讶的方面，忽略
那些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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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
章称在外卖平台智能算法的深度学习下，外卖骑手送餐的时间被平
台逐渐压缩。人们忍不住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数字经济的时代，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算法”？数据学家凯西·奥尼尔在《算法霸权：
数学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依赖“算法”的
时代，大数据不仅影响着个人，也影响着整个社会，我们必须警
惕——— 它们的存在，很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的社会结构。

算法，一种无情的霸权

热点书摘

《算法霸权：数学杀伤性武器

的威胁》
[美]凯西·奥尼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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